
在我国，古村落原本有许多，由于
缺乏对它应有的保护和开发，许多原本
富有表情、生动而富有内蕴的古村落，
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即便偶然遇见，
也多是在偏僻的一隅苟延残喘着。随
处可见的是表情麻木的钢筋混凝土结
构的房屋。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古村落渗透
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骨血情感，是衍生精
神气质的源头，洛阳孟津的魏家坡自然
也不例外。

魏家坡又名卫坡，位于邙山腹地、
洛阳市区北部。这里有豫西地区面积
最大、保留最完整的清代古民居群，还
有保存完整的天井窑院及大量古树名
木。我们从王城大道驱车一路北上，到
连霍高速西出口，再沿西北方向行数百
米，便到了魏家坡村。在村口照壁旁，
站立着一株老槐树，树干上挂着一个铁
皮小牌，上面注明了树名和年龄。这棵
树有400多年树龄，属国家二级保护古
树，应该是魏氏家族刚迁徙到这里时种
下的，它见证了魏家的荣辱与兴衰。

站在槐树下放眼村庄，满眼古色
古香的房舍。沿着伸向村庄的一条小
路，往村里行走数十步，便是被栅栏围
拢的一个天井窑院，如果不是朋友引
领，是不易被人发现的。我与朋友并排
站立在围墙前，朋友指着这个深坑说，
这是乾隆年间，魏氏第六代孙所建的窑
洞，是个地下四合院，对着出口的一面
是两层楼。坑的四壁由青砖砌成，总共
有14孔窑洞，有楼梯可上二楼。窑洞

在邙山并不罕见，过去，邙山一带的穷
人富人都挖窑洞，穷人的窑洞是挖土圈
成，富人的窑洞则在此基础上砌了青
砖，样子很排场。

离开天井窑院，顺着小街走进村里，
在一条长约200米的石板路南北两侧，
分立着一座座青砖灰瓦的庭院。房屋坐
落在邙山的山凹间、沟坡上。此时的魏
家坡，刚刚被清晨的阳光唤醒。一位老
者坐在祠院门口晒暖，秋日的暖阳洒在他
身上，堆满皱纹的脸上看去分外慈祥。
当他得知我们的来意后，他笑出一脸灿
烂，让我们这些被生活长期压抑缺少欢
笑的人，在这里获得一种愉悦和温暖。

我们应该是第一批来到魏家坡的
游客。原本平静的魏家坡，因我们的到
来，仿佛一潭清澈安谧的湖水，激起一
波波涟漪，很快又复归平静。一条水泥
路，把魏家坡分成南北两半，路南是七
进院、路北为五进院，从外表看，这里的
房屋与其他的房屋并无二致，进院才知
道别有洞天。整个村子俨然就是一个
大庭院，而且院内有院，院中套院，院院
相通，院院相连。我们先来到一家庭
院，该庭院进深50余米，宽六七米，分
前后三进院落，厅堂格局十分气派，其
间又分出神路、主人路、仆人路，精美的
木雕、砖雕、石雕亦是随处可见，充分显
示出早年官宦私宅的端庄与大气。宅
院青砖灰瓦，布局对称。据介绍，其余
院落的结构布局大致也是如此，有的庭
院至今还保留着太师椅、顶子床等古董
家具，每个庭院都仿若一处自由自在的

小天地，既拥有自己的偏门密道，又具
备齐全的排水、防火、防盗功能，庭院与
庭院之间又彼此相通，浑然一体。

眼前古民居的屋舍瓦楞上长满绿
茸茸的青苔。发黑的梁柱、砖雕的犀
头、脱落的墙壁和狭窄的街巷一起站立
在历史深处，用幽寂而孤独的神情，讲
述发生在这里的长长短短、各色各样的
故事，这些古民居，不像三晋大地上留
下的富家大院连片成城，也不像徽南民
居，借山水之秀，粉墙黛瓦，充满诗情画
意。相比之下，魏家坡更像个小家碧
玉，不显山不露水，牢牢地依附在厚重
的邙山脚下。

那一扇扇早已皲裂的木板院门，
因年代久远，显得斑驳而沧桑。轻轻推
开，门枢发出吱咛吱咛的声响，这声音
仿佛来自遥远的时空，让人有种莫名而
又欣喜的归属感。抬头望那门楣廊檐，
精美的木雕装饰随处可见，梅兰竹菊、
海棠牡丹、龙凤呈祥、福禄寿禧，虽已历
时百载，原色难觅，但由此可以看出主
人当年的富庶与雅趣。

这里屋宇俨然，透出历史厚重的
纹理，又仿佛是一个皱纹纵横、银丝飘
飘的老者。据传，魏家坡在五代后周
时，曾是宰相魏仁浦的后花园，洛阳牡
丹有数千个品种，魏紫是牡丹中的名
品，有花后之誉，是 1000多年前在这
个后花园里培植而成的。600年后，明
朝大臣卫天禄，眼看大明江山倾覆，又
不愿背叛南明主子效忠清朝，几经周
折，最终选择在魏家坡隐居。虽然他选

择了这里，但仍心有余悸，斯时，魏仁浦
的后花园已不复存在，他一不做二不
休，干脆将他的姓氏“卫”改为“魏”，变
成了魏仁浦的后代，回归故里。

另据魏坡村流传的家谱文献记
载，魏氏祖居山西阳城，明洪武年间避
乱迁居河南济源，清顺治年间，魏氏第
七世魏天禄由轵城镇迁至洛阳，遂成魏
坡村的魏氏始祖。经过数代打拼，到清
嘉庆年间，魏氏已家道殷实、人丁兴旺，
有土地3万余亩，成为中州望族。他们
置业建宅，安居乐业，为后人留下了至
今保存完整的院落，共计300余间清代
的建筑群。这些房屋多建于清乾隆、嘉
庆、道光年间，它们经历了200余年的
风雨沧桑，向世人感叹着世事无常。

在这里，仿佛时光倒流，感觉历史
与现实离得很近。同时，更感觉到魏家
坡的古朴与厚重，那一间间房舍、一棵
棵古树以及斑驳的砖瓦、木雕等，都在
默默为我们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乡下许多村落，村口大都有株槐
树，魏坡村自然也不例外。这棵老槐树
感悟着岁月的沧桑，又好像世间的喧哗
都被它挡在了村外。

站在村口那棵古槐树下，回望青
砖灰瓦的古民居，不由得想起“建筑是
立体的史诗，是不死的历史”这句话，似
乎没有什么更好的形式，能比过建筑的
有形记载，更逼真、更可信、更生动地展
示久远的故事。

魏家坡，是时光雕刻出来的，它透着
古雅，留住了乡愁，值得我们慢慢去品读。

黄花曼游记黄花曼游记（（国画国画）） 胡伟峰胡伟峰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
文化创造力和新中国文学发展
水平,人民文学出版社、学习出
版社联合 8家出版社，联合推出

“新中国 70年 70部长篇小说典
藏”丛书。这套丛书收录了从
1949年至今，描写我国人民生活
图景、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
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
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70部原创长篇小说精品力作。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
的作家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把满足人
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
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
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
为天职。这套丛书创造了丰富
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
国旋律，创造了一大批深入人心
的人物形象，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和欢迎，如《林海雪原》里的杨子
荣、《亮剑》里的李云龙、《暗算》
里的阿炳等；它们在艺术形式、
叙述方式上都有一定的创造性，
质量、品位、风格都很高，都是有
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
品，在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
均有独到之处，很多作品曾荣获
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
文学奖。

新书架

♣ 宋 强

食糕是重阳节的习俗，题糕自
然是文人的雅事。大宋的一个重阳
节，翰林学士宋祁细品重阳糕，轻呷
菊花茶，好像想到了什么，他拈笔疾
书：

飚馆轻霜拂曙袍，粮糍花饮斗
分曹。

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
世豪。

这刘郎刘禹锡，可是唐朝堂堂
大名的诗人，白居易赞许“刘君诗在
处，有神物护持”，号称“诗豪”。
《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刘禹锡重阳
节登高食糕，正要作诗，念及《五经》
中无“糕”字，只好作罢。

如此的满腹经纶，只唯经书，大
家的雅兴竟扫得荡然无存！曾与欧
阳修同修《新唐书》的尚书宋祁看不
过去，他果断出手，“痛斥”这位河南
老乡：妄为诗豪!

其实，白居易早有“移座就菊
丛，糕酒前罗列”与刘禹锡唱和。他

后半生被挫折困扰，但绝非胆小之
流。“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
又来”，无论是遭受何等打击，他仅
当作一种人生的历练！题糕的背
后，道出文人非常的心思。

用俗字入诗，饱读五经的刘禹
锡是不肯为的：唐朝科举中的“明
经”，考试的是经书，敏感于字里行
间，自然不能浅薄。没有这份敏感，
怎么能称为诗豪？！随便用字，影响
诗文的纯洁怎么办？“有神物护
持”，或许就是这种心思。

我们的一餐一饮，源自祖先的

智识。糕是小食，汉朝已有“稻饼”
“糍”“饵”“糕”之谓，魏晋南北朝时，
“糕”流行开来。先贤先做米粒糕，
随后制作粉糕。《食次》说的“白茧
糖”，把糯米蒸熟，趁热舂成米糍，切
成桃核大小，晾干油炸，滚上糖末即
可食用。北魏的《齐民要术》说，绢
罗筛糯米粉，加水、蜜和成面团，贴
上枣、栗子，箬竹叶裹起蒸熟，颇具
中原特色。宋代以后，糕入市井，糕
诗也成了文人抒发情怀的尤物。

唐诗提及重阳糕的，少之又少；
宋词很开明，人间烟火可以多多涉

猎，不必像写诗那样正襟危坐。一
直推崇朱熹理学、自成一派的魏了
翁，在自己的词中再提重阳糕，“糕
诗酒帽茱萸席。算今朝，无谁不饮，
有谁真得？”这位被清朝奉为“理学
名臣”、雍正年间配享孔庙的魏了
翁 ，重 阳 美 食 ，糕 诗 居 首 ，教 人 怀
思！元朝初年，丘葵写下了“浮蚁共
伴今日醉，食糕空忆太平时”，不承
想宋朝之后，这普通的重阳糕，还成
了追忆天水一朝的故国风物。

严谨好，但过度拘谨就成了毛
病。清代的杨静亭，“面夹双层多枣
栗，当筵题句傲刘郎”，可以批驳；赵
翼的“地僻向来无古迹，兹游或可续
题糕”，也可以继承。杜甫说，“清词
丽句必为邻”，不雕琢的质朴，细推
敲的精巧，用得好，当然相得益彰。
文人作糕诗，谦虚谨慎也罢，忘乎所
以也罢，接纳美好的，守护先进的，
只有格外的眷顾和呵护，才能孕育
出丰裕的精神果实。

知味

朝花夕拾
灯下漫笔

架上有书真富贵
心中无事即神仙（书法） 王军杰

♣ 赵克红

人与自然

时光雕就的古村落

喜欢扁豆这种植物，最初是因为它的
叶子让女孩子变得美。

记忆中扁豆于我来说，它最大的功劳
不是味蕾上的，不记得它有多美味，而对
用扁豆叶包美美的红指甲却印象最深，如
在眼前。

那时，黄昏如蜜，胡同里几个十来岁的
女孩子聚在大娘家的院子里，欢欣雀跃地
对着几株盛开的凤仙花分派任务。你俩摘
凤仙花，你俩找白矾，你俩去摘扁豆叶子。
我们这一群爱美的乡村女孩子是要用凤仙
花包红指甲，用扁豆叶包裹最好。

扁豆长在我家自留地的篱笆边，它们
和地头边野生的草木一样自由自在随意
地生长着。有一天，枝枝叶叶突然就爬满
了篱笆，密密地点缀着紫色的蝴蝶样的小
花。我们的自留地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
从那里经过，不自觉地会抬眼欣赏一下。
不过短暂的惊喜过后，篱笆边又和乡村的
日子一样变得寂静。

扁豆花静静开着，扁豆叶从绿到深绿
到苍绿，直到篱笆上又悄无声息地长出了
月亮形状的扁豆，才又引起关注。母亲年
年种它们，完全是放养的态度，不过扁豆
却相当为自己争气，不知不觉，好多深紫
泛青的小月亮已摇曳在明亮的秋阳下
了。母亲迎着清凉的秋风摘下来，留下一
部分自家吃，剩下的送给来往的乡邻。此
时，天清气朗，田里的庄稼已成熟了将要
收获，这是一段难得的闲暇时光，很多乡
邻停下脚步和母亲闲聊，大家在扁豆环绕
的篱笆边说说笑笑，那是乡村岁月里很美
好的一段记忆。

后来，客居异乡的日子读到一篇怀念
少时扁豆的散文，作者写她母亲把扁豆切
成细丝和红辣椒丝一起清炒，简直是人间
美味。这样的做法是我非常熟悉的，那时
的乡村，差不多都是如此吃扁豆的。而隔
了一重又一重旧光阴和迢迢山水读来，竟
让人有落泪的亲切温暖。

每到秋风吹起的时候，站在异乡车水
马龙的街头会突然想起郑板桥当年流落
到苏北小镇时，在自己的厢房门上写的一
副对联：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
花。还有清学者查学礼那首诗：碧水迢迢
漾浅沙，几丛修竹野人家。最怜秋满疏篱
外，带雨斜开扁豆花。

秋风的清凉萧疏里，扁豆的寂静和随
意洒脱的诗意在古时今日都是温暖人心
的风景。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出版

重阳糕诗

生命享悦时光莫过于童年。竹竿
当马，毽子沙包。踢瓦碴、钻鼠洞、玩
哇呜。捡块土坷垃玩啥是啥，拉根庄
稼杆腾挪劈叉。晴天一身土，下雨一
身泥，饭点自动回家，半夜大人无须问
找，那是人生最放飞的一段光华。乡
下孩子玩往往就地取材。你看，河堤
那片树荫下，他们用铲子在地上挖出
弯曲小沟壑，折半截桐杆茎斜埋，掐细
长青草叶填进空管，小手拍打植地封
土的管尾处，震动使管草慢慢入内，这
叫老牛吃草。吃完再用荷叶兜水上
岸，涓涓细流注入管内，流进管后那蜿
蜒曲折的小沟槽，美其名曰牛饮水。

“玩哇呜吧？”有孩子开始迫不及
待提议。

玩罢各种自我享悦的游戏，对抗
性节目紧接着就该上场了，临河近水
自然玩哇呜。

哇呜应为区域方言，也许世界各
地的人童年都玩，但具体称谓可能不
尽相同。我所在的方圆百儿八十里都
这样叫法，通俗了说就是玩泥巴。玩
哇呜并非捏小猫小狗，人物造型那么
平白直观，其过程有赢的欢呼，输的慨
叹，一切皆淹没于泥巴的飞炸脆响里。

下河滩挖一团泥，不管干净肮脏
地上一坐。泥巴和面般在地上揉来滚
去，软了撒些土面，硬了稍许拌水。待
筋度不软不硬，撕开少部分团手上，余
下的置放侧边。先捧着手里的转成球
状，再放地下压成粗短圆柱形。然后，
俩大拇指往中间一摁，泥巴挤捏成大
拇指高一圈围墙，底部不能穿透或丝
毫漏风，存在破壁这哇呜就哑了。

好戏随即开场。俩人席地对脸，
都右手托着口朝上的哇呜，或严肃紧
张，或龇牙咧嘴，毕竟友谊第一，比赛
第二。随着“开始”的喊叫，同时右手
高举，置顶翻转，哇呜飞速下扣。“嘭
嗵”，由于摔在平地受挤压作用，哇呜
凹进的空气即刻破壁爆炸，俩小脸崩
满碎泥星点，支着各自的双手，低头瞅
着地上支离破碎的哇呜，小眼睛瞪成
大眼睛，大眼睛瞪得更溜圆。

相互补窟窿紧跟展开。你哇呜炸
开的口子我来补，我哇呜掀翻的盖子
你来赔。有意思的是会相互问对方，
吃烙馍还是吃蒸馍？吃烙馍是从事先
余留的泥团揪些下来，用手拍成泥饼，
似烙馍的片状，大小刚好补住炸开的
口子。吃蒸馍则把泥巴团成球，大小
撑到对方崩飞口子边缘。还有一种严
重情况，哇呜下落着地边缘密闭良好，
巨大冲击崩成七零八落。不像破小口
或翻顶那么简单，这局面对方损失就
大了，理赔工作也相应复杂。

孩子们还是很讲情义，一般都会
自愿吃烙馍，吃蒸馍会把对方泥巴耗
尽。做人留条路，日后好相处，毕竟抬
头 不 见 低 头 见 ，大 家 好 才 是 真 的 好
嘛。赢者捡回炸飞的碎泥，一点点兑
成圆圈，对方拿库存拍个大饼片，相对
也会厚实些。人家谦让在先，自己也
要礼尚往来，把大圈覆盖住算赔妥当。

除了俩俩对垒外，更有三五伙伴
齐上阵的大场面。众多孩子围坐一
圈，和泥，捏窝，举摔。“嘭嘭啪啪”清
脆、沉闷，各种哇呜声你方唱罢我方登
场，顺时针依次类推赔补，那情境叫一
个不亦乐乎！你赔多了我补少了，你
盖大了我覆小了。嘻嘻哈哈，张张小
脸绽开着点点泥花；嬉笑怒骂，浑身洋
溢着无限乐趣。树鸟惊得叽叽喳喳，
大狗静立旁边看他们笑话，庄稼棵里
野兔“嗖”一个掠影蹿得踪影全无。

泥土散发着童年的芬芳，哇呜声
中成长的孩子黝黑结实，风里雨里，泥
里水里，他们亲吻着大地，拥抱着苍
穹，一路高歌，一路茁壮，一路斑斓绚
丽。

哇呜，童年放飞的欢愉。

哇 呜
♣ 王学艺

♣ 耿艳菊

满架秋风扁豆花

♣ 张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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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初冰和她装了义肢的城
里丈夫一度让村里人羡慕——一
个城镇户口远不止抵半条腿——
人们的意思是说义肢丈夫戴新月
配初冰绰绰有余。初冰是五姊妹
中长相最次的，脸部遗传了父母
的缺点没做出任何弥补，然而她
嗓音柔细，个子娇小，一身妖
媚，挺着胸脯翘着屁股，走路像
是扭秧歌，走慢扭慢，走快扭
快，尤其是甜美的笑声，掺杂着
放荡，像冰淇淋面上抹了巧克
力，余味无穷的。

戚念慈说她有心计。换种说
法就是情商很高，她走哪笑哪，
小眼睛弯弯的，像一脉清泉淌
过。初冰不想过农民生活，老早
就清楚自己要嫁到城里去，她的
身体和性格双双早熟，初中毕业
后就着手她的目标计划，经常走
四五里地去镇里东看西看。后来
找到一份工作，早出晚归，没多久
就住到镇里去了，一年后就嫁给
了她的雇主。

那是 1986 年，武打片流行，
录像带和武侠小说租售兴起。初
冰在录像厅里传出的武打声中逛
街，按奶奶的吩咐买对联年画。

她的身材早已经引起了小镇青年
的注意，有几个人想以恋爱的名
义玩一下她，都没得逞。因为这
个满脑子现实的乡下姑娘，知道
小镇青年的优越感，以及他们对
乡下人的歧视，她知道什么样的
天平不会倾斜。当她看见戴新
月那条空空荡荡的裤腿，就知道
一个重要的筹码已经压在了她
这边。

那个雪后初晴的上午，气温
回升，不时有融化的雪块从树枝
上掉下来，屋檐上的冰凌开始滴
水，来往的人使雪泥发出吧唧吧
唧的响声。照相馆门口，一个男
人正将广告纸糊上橱窗，他样子
不老不少，剪着平头，国字脸，两
道剑眉，体格健壮，左腿却是虚的
——正是这根空荡荡的裤腿带给
初冰信心与希望——他动作缓慢
庄重，细心地抹平哪怕是一点气
泡、一道皱折，如果说是他腿脚不
便的原因造成某种慎重的错觉，
他脸上的表情同样专注认真，好
像内心在做某种祈祷——后来她
也知道，事实上他的确在祈祷，他
已经 30多岁了，他鼓起勇气这么
做，希望能如愿以偿。

许多年后，初冰仍能一字不
落地背诵那纸招聘广告：

本照相馆诚聘女性助理一
名，要求未婚，健康，善良，身材苗
条，五官端正，户籍不限，学历不
限，年龄18—30岁，无不良嗜好。

她当时就站在一边，目光圈
住他带鬓角的侧脸与肩胛，她被
什么东西打动了。她默默地等他
张贴完毕，跟他进了照相馆。半
个小时后，她就成了那个眼睛安
静、嘴巴寡言的摄影师的助理。
直到结婚那天他才告诉她，一年
前的招聘广告，其实就是征婚启
事，他根本不需要什么助理，他找
的是伴侣。

她说她早就知道，那一看就
是征婚的，她在他贴那张东西的
时候就爱上了他的侧脸。他对此
深信不疑。他大多数时间沉默，
但不阴郁，看起来像个哑巴，直到
他们有了儿子，他的话才多起
来。以前镇里人说，从没见过这
么孤僻的退伍军人，不跟任何人
往来，也不和姑娘约会，但后来算
是从战争那方面找到了原因——
人们开始去理解他内心的创伤，
对他分外友好。过了些年，人们

有的忘了这些，有的不知道这些，
他再次成为小镇怪人。他从来不
讲那场战争，从来不讲他的腿是
怎么回事。父母当年送他去部队
镀金，没想到真的碰上了战争，上
了前线。她也是当助理很久后他
才告诉她，在一场极为残酷几乎
全军覆没的战争中，他的左腿扔

在了战场上 。
无论如何，你是我心目中的

英雄 她当时是这么说的。这句
话将她和他那辆耗了不少燃油的
列车扳进了正轨，一口气轰隆隆
地开进了婚姻的终点。

谁也没料到初冰能嫁到城里
去。一些出于嫉妒的人在那条空
荡荡的裤腿上找到慰藉，最后发
现其实那不过像初月半边光溜的
脑袋，根本不算回事。这个叫戴
新月的家伙有足够的资本填充空
裤腿，他有勋章——虽说那块东
西已经生锈兑不了一分钱，他有
津贴，而且他模样周正，装了义肢
后四肢完整，简直算得上仪表堂
堂，孔武有力，于是人们又说，这
个乡下姑娘是女癞蛤蟆吃了天鹅
肉，这都归功于初安运的坟址选
得好，庇佑后代。

大家都眼见初云初月初玉的
好日子，只有初雪，高考落榜后一
个人跑去上海，很少回家，人们不
太清楚她的状况。在戚念慈的葬
礼上，人们最想看到的是她，那个
小时上树掏鸟窝、下河摸蚌壳的
大胆姑娘，会带几个人回来奔丧。

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热闹可

看，初雪回来最快也是晚上。所
以人们饶有兴致地盯着搭灵堂的
人，看他们怎么将巨大的帐篷支
起，挂上写着“奠”字的白纸灯笼，
灵堂里烧起蜂窝煤炉和柴火堆，
供看客和帮忙做事的取暖。写
着沉痛悼念的充气拱门一路摆了
几里地——过路人一看便知道这
是花大钱的豪华丧事。

早饭后铳炮响起，哀乐浸染
每一片雪花，仿佛下的不是雪，是
哀伤——但这又夸大了事实，除
了新到的奔丧者用说唱般的夹叙
夹议惹得大家陪着落几分钟情不
自禁的泪，其他时间甚至都是欢
乐的 。

一百零五岁的阳寿 ，真正的
喜丧，莫伤心哒。 人们这样安慰
死者亲属，于是大家的言行就可
以不加掩饰地欢乐起来，毕竟各
自忙着挣钱，联络少，好久没有见
面，出外涨了见识的要显摆见识，
赚了钱财的要炫耀钱财，添了儿
孙的要展示儿孙。于是人们三个
一团，五个一伙，在火炉边围成一
朵花，抽烟喝茶，嗑瓜子嚼槟榔。

戚念慈则舒舒服服地躺在她
的楠木棺材里，身上覆着凌罗绸

缎，脸上盖着她常用来揩迎风泪
的白手帕，静静地聆听着周围的
声响。第一次在初家大事中缺席
——事实上也没缺席，她还是主
角——如果她能起来张罗自己的
丧葬，她一定会拄着拐杖，小脚钉
在地球上，大刀阔斧地调摆，减少
酒席开支。

鲍鱼海鲜芙蓉王茅台酒都要
不得。河鲜加白沙烟加南州大曲
顶好的，我想早点入土，七天酒席
改三天，一天几十桌酒席四天要
节约一大笔。还有啊，戏班子唱
一天八千七天五万六，改唱一天
孝歌子又省下五万。照我说啊，
天又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过得
去就行了。

人们对戚念慈的了解正确，
吴爱香后来的话也证实了这一
点，只不过晚辈们还是要大操大
办。王阳冥拿出十五万交给治丧
督管，基本上承担了全部费用。
吴爱香说婆婆是选择有意悄悄离
开的，她不想要别人送终，送死者
她受不了，让别人看着她死，她也
受不了。她知道自己该
什么时候离开，她逗留了
一个世纪的人间。 8

连连 载载


